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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在黑龙江作家朋友的反复邀请下，
新年的首场旅游，我决定去鼎鼎大名的
中国雪乡。

火车一路向北，来到牡丹江站的时
候，天寒地冻，朋友们为我扣上皮帽
子，披上羽绒服，套上皮靴，他们的热
情周到一下子把我温暖到。接着，越野
车就拉着我，冲向林海雪原。在随后的
一个多小时里，车窗外，是满眼千里冰
封的皑皑雪山，玉树临风的白桦林，银
装素裹，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让我兴
奋！车子在张广才岭的山路边停稳，岭
下的景致让我吃惊不小，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错落有致的小村庄，那里的房屋被
厚厚的积雪压低了檐头，好像一只只圆
鼓鼓、胖墩墩的大蘑菇，典雅自然，有
如画卷，如果不是升起的缕缕炊烟，我
几乎认为这是一个梦幻的世界！

朋友向我介绍说，雪乡位于张广才
岭与老爷岭交汇处的双峰林场，这里气
候特殊，北上的日本海暖湿气流与南下
的贝加尔湖冷空气在此频繁交汇，且有
老秃顶子山、大秃顶子山、云龙山三座
海拔均在1600米以上的高山阻隔，便形
成了 “夏无三日晴，冬雪漫林间”的特
殊气候。这里的冬季雪期漫长，降雪频
繁，雪量多，雪质好，粘度高，纷纷扬
扬的白雪在风力的作用下随物具形，日
积月累，塑造出赏心悦目的奇特景观。
来到村前，我发现，雪乡民居的积雪厚
达1米，犹如雪山压顶，披挂厚雪的各
种建筑似奔马、如巨兔、像神龟、胜过
大蘑菇……千姿百态，美轮美奂。

漫步在一公里长的雪乡大道上，沿
街两侧商铺林立，建筑风格极具雪乡文
化特色。一张张牌匾上书写着童话邮
局、雪乡文化展览馆、雪院小酒馆、伐
木小卖部等等，古拙的字迹好似把我带

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雪乡伐木工人顶风冒
雪，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行走在雪
乡，忽然会有飞龙、紫貂、狍子、梅花
鹿一些动物与你相遇，那憨态懵懂，灵
动可爱的样子，仿佛和你是老相识一
样。雪乡动物信马由缰，有的甚至会撞
开院门，拱进屋里，它们用行动展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在雪乡滑雪场，我不但坐上了雪
圈、狗拉的爬犁，又和朋友们堆起了雪
人，打上了雪仗，举一瓢热水，做泼水
成冰的奇特游戏，并童心大发地游起了
雪泳，还穿上鲜艳的滑雪服，脚踩滑雪
板，进行着惊险、刺激、浪漫的滑雪运
动，飞驰于白雪之上，雪岭之间，飒飒
清风，鼓舞着我一路向前，酣畅淋漓地
享受着冰雪的快乐。

当我在雪乡热炕头上吃着铁锅炖、
冷水鱼、火锅等山珍野味，喝名贵药材
酿制的饮品的时候，雪乡的夜幕降临

了，数千盏大红灯笼和一道道光束亮起
来了，它们一会粉红，一会银白，一会
冷紫，一会橙黄，一会淡绿，各色光彩
涂抹在洁白无瑕、大小不一、形态万千
的雪体上，涂抹在屋檐下、窗户旁、木
杆上的苞米穗子、红辣椒、白蘑菇上，
流溢出迷人的色彩，将雪乡扮靓得如童
话世界一般美好。

伴随着清脆悦耳的叮叮当的驼铃
声，可爱的驯鹿拉着花车，把我们载到
了雪乡广场。这里唢呐声声，锣鼓喧
天，彩扇飞舞。豪爽热情的雪乡人邀我
共舞。我们围着熊熊的篝火，开启雪地
蹦迪、大秧歌，载歌载舞，尽情律动的
舞蹈，让人们热血翻涌，脸上荡漾着幸
福的笑容，红的火，白的雪与人们缤纷
闪烁的脸庞，将雪乡变成了热火朝天的
沸腾世界，和谐幸福的欢乐海洋。

（作者系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雪乡“热雪”暖寒冬
□刘忠民

《雪后天晴》 李海波 摄

年 味
□耿艳菊

年底的地铁依旧人山人海，大
家从年头忙到年尾，在滚滚的人浪
里、艰难的生存里早已由牢骚满腹
化为机器一样地运转着。淹没在人
海里，被一股强大的力推着往前走
时，不由自主唏嘘感叹，浩荡岁
月，锦瑟年华，就这样一年一年去
了。

忙碌的脚步，日子看起来满当
当，而心里却空落落的。像看着一
趟列车疾驰远去，光影里的轰隆声
让人无端怅惘。

下了地铁，往单位所在的胡同
走。到胡同口，一抬头，发现社区
的管理员正在每户人家的大门口挂
红灯笼。一个个红灯笼点缀在一户
户人家的门楣旁，真是吉祥喜气，
像一朵朵绽开的笑脸，让人心底顿
时暖洋洋、喜洋洋。地铁里拥挤的
烦恼、现实世界里的生之艰难竟变
得可爱了，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好吧，眼不见心不烦，整个人豁然
轻松，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冬日那
种暗沉沉的空气也一下子变得轻薄

明亮了。
前面走着两个中年人，左边那

个衣着讲究的中年人突然鼓起掌
来，说：“嘿，大红灯笼高高挂，灯
笼挂得好啊，这才是过年的样子
嘛，年味就是要这样欢欢喜喜的才
对。”中年人的行为有些突兀了，让
人莞然而笑的同时，又不禁欣赏起
他的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

我想起八百里外小镇上的父
亲。他们的风格太像了。若是父亲
看到这红红的灯笼，一定会欢喜称
赞。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并不富
裕，可父亲却把生活过得很讲究。
那时，家里堂屋的条桌上总是摆放
着两瓶花。哪有闲钱买花呢？那是
绒布花，城里亲戚淘汰的。父亲觉
得不错，就郑重其事地找来两个喝
完的酒瓶，摆在堂屋里，一进门就
能看到花在静静地甜美地开着，朴
素的屋子立时有了光辉。隔一段时
间，父亲会让我们和他一起把花拿
到压水井边清洗。父亲告诉我们，
清洗掉浮尘，花精神，咱们看着，
心里也精神。

母亲常说父亲像个孩子。小孩

子慌着过年，父亲更喜欢过年。一
进腊月，父亲天天骑着自行车去镇
上的集市采买年货。镇上的集市只
有一条街，却热闹得很。平常是各
样物品摆在街两边，到了腊月，街
中间一长溜都是摊子，行人往来，
摩肩接踵，吆喝声，讨价还价声，
熟识乡邻的聊天声，热哄哄，闹喝
喝。

现在想来，那样的民间景象才
是最温情脉脉的。置身其中，心里
亮堂堂的，只觉得人世是这般的
好，只想好好热爱这当下。每年过
年从外面回老家看望父母，哪怕这
条街拥挤难走，我也一定会去感受
一下老家人过年的热情和生活的那
份热乎劲。

铭刻在记忆里的还有父亲每年
过年必然带领我们写春联。大年二
十九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堂屋里
的大桌子旁，母亲把一块大红纸裁
成一个个小正方形，父亲教我们写

“春”和“福”字。一个晚上，我们
几个孩子兴致高昂地写了一大叠。
年三十的上午，我们又和父亲一起
把家里所有的地方都贴上我们的杰

作。一转身，一抬头，都是“春”
和“福”，我们沉浸在这样的欢喜
里，其乐融融。

父亲最喜欢写“抬头见喜”“出
门见喜”“出入平安”，贴在树上和
院子外的围墙上。这是一份美好的
心愿和祝福，是祝福我们自己，也
祝福路过或来串门的乡邻和亲朋好
友。

父亲只是一介普通农民，从前
读过一些书，毛笔字并不常写，而
他却不怕别人笑话，数年来的春节
一直保持着这份习惯。这样的郑重
以待就像对生活的态度一样，在有
限的条件里，总能让人感受到生之
喜悦。而那时，一个普通的农家，
要供应三个孩子读书，可想生活之
艰，父亲的压力有多大。

我走在异乡挂满红灯笼的胡同
里忆起这些往事，内心里的感动像
浪花翻涌。我们常说过去的年味浓
郁，而年味其实就是过日子的喜悦
劲，有奔头，有盼头。电视里锣鼓
喧天，唱着：“欢欢喜喜过大年
……”
（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

西江月·山东师大
□胡乐浩

趵突泉水澄澈，

明湖荷池鱼欢。

莘莘学子活力扬，

青春倩影正长。

秋来千株流丹，

春至百花盛放。

书荟坊内万卷展，

经年氤氲书香。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